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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8月24日





【明慧网】黑龙江省鹤岗市宝泉岭农垦管理局退休职工赵洪荣女士，只因坚持修炼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minghui.org/mh/glossary.html" \l "1" \o "法轮大法，也称法轮功，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\“真善忍\”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而修炼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





资料：





* 国家体总：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.9%（图）


* 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


* 法轮功收到的褒奖和支持议案


* 关于法轮功的一些历史事实


* 法轮功传出的历史过程


* 法轮功传出时期的历史图片


* 法轮功书籍出版和发行情况一览


* \“425\”真相


* \“720\”见证


* 法轮功的真实故事





录像：





* \“自焚\”真相：





书籍





* 《绝处逢生》（明慧丛书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集） 中文版


* 《绝处逢生》（明慧丛书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集） 英文版


* 《同化法光》（明慧丛书，现代人的修炼故事）


" �法轮功�，十几年来屡遭当局迫害，导致家庭离散，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也被无理扣发。


现年六十岁的赵洪荣于2015年5月17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。


以下是赵洪荣在《刑事控告书》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：


遭勒索　贫穷家庭更陷困境


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疯狂迫害，警察多次去我家骚扰。2000年6月25日，我和当地其他法轮功学员到公园炼功，宝泉岭警察张勇、吴旭东到我家小卖店将我绑架，并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宝泉岭看守所三个月。那时我的女儿正读高中，外甥也在我家，两个孩子正准备高考。忙于工作的丈夫知道我被绑架后心急如焚，就多次去当地公安局要人，最后被警察勒索了三千元才把我放回。


2001年正月初四，我们当地大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宝泉岭公安局警察绑架。警察张勇、杜桂青与管局糖厂人事科长石长瑶闯入我家，土匪般不由分说开始抄家，之后强行把我带到公安局，逼我写不炼功、不上访、不进京的保证，我不配合，警察就把我送进当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近半年。我丈夫给他们六千元钱，才没把我送劳教。


当时我们夫妻都已下岗，经济非常紧张，还要供孩子上学，这六千元对我家来说是个巨大数字。但我丈夫知道我是好人，不该遭迫害，尽管我们的日子十分艰难，他仍咬紧牙关挺着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的父母和公婆到看守所去看我。当我戴着手铐、身体虚弱、面容憔悴的被警察押出来时，老人们都心疼地嚎啕大哭，不停地喊着：“我的孩子啊！你是个好人，怎么会遭到这一步啊？”


遭劳教　受折磨　家庭离散


2002年9月13日凌晨一点左右，七、八个警察去我家砸门，砸了好一阵子没人给开门，警察们就弄来一辆大吊车，把一个警察吊到我家四楼砸碎玻璃闯了进来，强行将门打开后，又放了几个警察进来。警察问我的丈夫为什么不开门，我丈夫说：“半夜三更的，门能随便开吗？你让开就开啊？你们往死里砸门，我以为是强盗呢！”警察开始翻箱倒柜一顿折腾，把我家东西扬一地。我丈夫被气得直哆嗦，直问警察：“你们是土匪啊！”警察抄完家，就强行将我拖走，当时我连鞋都没穿上。


我被关押到宝泉岭公安局，第二天便被劫持到当地看守所。警察连续对我提审，还有夜审。在提审我时，警察对我打嘴巴子，并对我进行恐吓、引诱、不让睡觉。


我在看守所吃的是用发霉的面粉蒸出的馒头，又黑又粘，喝的汤没有一滴油，一碗汤里有半碗泥，都不如猪食，就是这样，每人每天还收12元伙食费。每天被强迫码大排（即一排排坐在地铺上）不许动，坐得腰酸背痛，腿疼的令人难以承受。


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五个多月后，于2003年3月27日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劫持至哈尔滨戒毒劳教所。


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，警察逼我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“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minghui.org/mh/glossary.html" \l "27" \o "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中，用关押起来围攻、酷刑、非法劳教、判刑、关押在封闭式秘密洗脑班只要不转化就不放人、监视居住、剥夺工作、拆散家庭等等各种方式，让法轮功学员亲笔写下所谓\“保证书\”、\“悔过书\”等所谓的\“三书\”（后来发展到\“五书\”），是中共强制洗脑和所谓\“转化工作\”的一项重要目标和必经手续。





所谓\“保证书\”，即让法轮功学员写下有中共指定内容的书面文字，并在上面签字。这些内容包括：公然抹煞修炼法轮功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益处，向中共\“认错\”、\“认罪\”，对中共的洗脑转化表示\“感恩\”，跟随中共诬蔑咒骂法轮功，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，保证不再为法轮功上访，等等。\“保证书\”是让法轮功学员在失去人身自由，精神和身体遭受严重屈辱的条件下，以至强暴手段获取的书面文件。" �三书�”。我不配合，警察就强制我蹲马步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不许动，蹲得两腿脚麻木、肿胀；警察不让我睡觉， 给我戴上手铐吊铐在很烫的暖气管子上，只有脚尖能着地，从晚上九点一直铐到第二天上午才放下来。当时我的手腕被勒破了皮，两手肿起、铁青……


遭严管迫害一年后，我又被强制做超负荷的奴工劳动， 每天劳动的项目是挑筷子、挑牙签、扛箱子、装卸车。每天都有定额，完不成定额不让睡觉。经常干到大半夜，有时干到第二天早晨。装卸车时，不管老少都得去扛货箱子，每箱五、六十斤重，每人要扛七、八十箱，上下楼累得实在迈不动步就会挨打骂。


哈尔滨戒毒劳教所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：上厕所和洗漱、吃饭时间受限，每次只给五分钟，根本不够用，早晨刷牙洗脸或排便只能做一样，有人排便还没排完就被强行撵出厕所；一年四季没有热水洗澡，夏天干活累得大汗淋漓，满身的臭汗也不让冲洗。


劳教所警察还经常对法轮功学员搜身，从上到下、从里到外搜个遍，翻被褥（把被褥都得拆开），每次都翻得狼藉一片。


2004年过新年时，戒毒所让所有被关押人员演节目，法轮功学员宗桂香站起来高呼三遍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喊声刚落，就有多名警察一拥而上，将宗桂香按倒在地，迅速拖走。他们给宗桂香上了大刑——坐大号“老虎凳”，两臂反扭背在后面。由于是大号的老虎凳，椅背太宽，手间距离太远，用两个手铐把左右臂对拉连接起来铐上，宗桂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
警察刘巍每天接班时到宗桂香跟前折磨她：用手抓住手铐，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往上提再往下猛劲一压，这种酷刑折磨使宗桂香一声惨叫昏死过去。警察就这样迫害她七天七夜，才把她从老虎凳上放下来。这时宗桂香的两臂已经抬不起来了，残废了。


我对劳教所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绝食抗议，警察宁立新、吕培红、于坤把我叫到楼上医务室，按在椅子上，拽着我的头发，三人一起摁着我强行灌食。接着把我绑到楼下中厅，把我反扣在椅子上，一会功夫两只胳膊剧烈疼痛，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，就这样整整被迫害一天。


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：用高压电棍电、戴手铐、坐老虎凳、坐铁网筛、蹲小黑号、上壁环、地环等等。


有一次，我的丈夫和女儿千里迢迢来戒毒所看我。在接见室，女儿刚拿起电话，警察孙彦秀看女儿说话的态度没有站在警察一边，一句话都没让我说就强迫我离开接见室。父女俩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，也没让再见一面，只好难过地离去。


2004年5月和7月，劳教所两次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劳教犯都强行抽血了，我们不抽，警察就连打带骂的拽我们去，大约是二十毫升注射器，每人都抽一大管。从劳教所回家后我才知道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杀害了。


由于屡次遭受迫害，我的丈夫承受不住这种精神打击，于2005年1月去劳教所与我离了婚。我于2005年8月11日走出了劳教所。


遭持续迫害　被迫长期流离失所


我回家后，当地公安局和“610”还不放过我，以我是重点人物为名，扬言在年底还要抓我，并将我三年劳教期间的二万五千多元退休金全部扣发。


2007年1月6日，宝泉岭公安局伙同“610”又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，他们认为我是重点人物，列了“黑名单”。警察策划并雇人到我家附近蹲坑数日企图抓捕我，见家里没人就四处找我。警察到我当地所有亲属家进行骚扰，也没找到我，就在各交通要道设关卡拦截，搞的整个小镇一片恐慌。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走脱，离开了当地。


我开始流离失所。东北的1月正是冰天雪地，数九严寒，亲朋好友因害怕被株连不敢收留我，我就四处寻找栖身之地。还有17天就要过新年了，我的女儿也要从外地回来过年，可是我有家不能归，过年也不能与亲人团聚。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几经周折去了一个朋友家躲避了几天。


这段时间里，警察多次去骚扰我的家人和亲戚。我女儿在大连工作，警察张树鹏和另一个不知名的警察就去大连骚扰，并对我女儿进行恐吓和威胁；我的妹妹在山东， 警察又去山东骚扰，搅得亲人不得安宁。


警察没抓到我，就在经济上对我再次施加迫害，管理局停发了我自2007年1月起至今的全部退休金，达十六万多元。更有甚者，警察连我已离了婚的丈夫和家人都不放过，多次到我前夫外地打工处和他父母家骚扰。


在我流离失所期间，亲人们得不到我任何消息。我女儿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与母亲相见，母女连心啊。当女儿第一次通过网络视频与我相见时，看到我憔悴的面容，不禁用手紧捂住嘴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孩子在心灵上承受着巨大的煎熬。看着女儿在视频的另一端哭得如此伤心，我多想把女儿抱在怀里抚慰她、呵护她，可是我不能。


2014年4月30日下午，我和鹤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张桂兰在宝泉岭因发法轮功真相传单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遭警察绑架，我的住所也被非法搜查，笔记本电脑、约一千六百元现金等财物被抢走。


我和张桂兰被劫持到当地公安分局一警区，警察把我们二人分开，把我铐到审讯室的铁椅子上非法审讯，一直持续到半夜。几个警察非常野蛮和流氓，拿着矿泉水瓶子捶我，一个体重有两百斤的警察恶狠狠的骂我。还有一个警察，下半夜来的，就是亲自抓我的那个人，警号是150464，他洋洋自得，以为自己立了大功。


5月1日上午，我从公安局走脱。现仍流离失所在外。


江泽民对法轮功十六年的迫害，使我无法和亲人团聚，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。然而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在法轮功被迫害期间，有我这样遭遇的家庭千千万。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群体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，犯下了反人类罪、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。江泽民不仅违反了国际法，也同样违反了《中国宪法》、《中国刑法》、


《中国刑事诉讼法》等多部法律。这场残酷迫害已构成江泽民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。◇





无辜遭迫害家庭离散 鹤岗居民赵洪荣控告元凶江泽民








■ 酷刑：吊铐





人生百味苦难多，有谁不期望吉祥常伴、临难得福呢？其实在众多大陆百姓的生活中，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震撼不已的神奇故事，而所有这些不同的神奇经历，却都有着相同的因由。


长了眼的龙卷风


黑龙江延寿县某山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，因受中共造谣宣传的毒害，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，一直对法轮大法不理解。当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情后，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。


2009年7月7日，龙卷风突然伴随着巨响在村附近的山上从天而降。龙卷风所到之处，树木连根拔起，庄稼和大土块都卷到上空后飘落一地，水泥电线杆折断，折断的电线搭在地上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。村民们都感觉到十分恐慌，甚至都有大灾难来临的感觉。


当风灾过后，这个老师出门顺着龙卷风走过的地方一看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：龙卷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遇到树上挂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标语风就转向；遇到法轮功学员家的农田地，风就掉头拐弯；而且他发现龙卷风的直径有12米长。


这位教师就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村民，并感慨地说：法轮功学员说的都是真的，赶快按着法轮功学员说的做吧！也因此，很多村民相互转告纷纷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诚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而且村民还争先恐后地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标语挂在自己家的农田地里。


大洪水中的奇迹


2006年雨季的一天，山东省蒙阴县野店镇笼罩在暴雨中，特大暴雨持续了3个多小时，大洪水几乎要把野店镇的新庄村淹没，村民们吓得哭叫连天。


此时，一位60多岁的大婶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告诉她的“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”这句话，她赶紧跪下大喊：“大法救我们，大法救我们！”随着她的喊声一出，周围暴雨嘎然而止。暴雨停后，洪水退


去，村民们发现公路上的四座桥梁被冲断，但这位大婶家附近的三座水泥板小桥却稳当地坐落在那里，连支撑着水泥板的小石头也纹丝没动。


这位大婶激动地说：“我真知道大法好了，大法真能救人！”自此以后她天天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还经常劝世人念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
车报废了  人安然无恙


法轮功学员一直对世人讲，相信“法轮大法好”会得福报。我的亲身经历应验了这句话。


2011年2月24日，我带着儿子开着新买的本田车在去开发区的路上试车，行驶到一座桥的桥头时，不知怎的车子一下冲向路边，翻了下去，掉到四、五米深的沟里，整个车全报废了。路边的人都吓坏了，认为车里的人死定了。这时，我不知怎么从车里爬出来了，身上哪也没破；儿子则从车的那边爬了出来，也是毫发无损。路人无不称奇，说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定有神保护。


我心里很明白：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。◇











截至2016年8月中旬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47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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